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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筹谋加沙战后安排
如何最大限度整合各派力量并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进行统一管辖，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而言仍是漫漫长路。

文 /钮松  编辑 / 吴美娜

2023 年 10 月 7 日骤然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

至今已半年，本轮冲突持续时间长、对抗强度大，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惨烈程

度数十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的广

度与深度也不断拓展，进一步搅动原就错综复杂

的中东局势。

自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为促进

停火止战作出诸多努力，主要冲突方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谈判更是

备受关注。埃及媒体 4 月 8 日报道称，正在埃及

首都开罗举行的新一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停火谈

判取得“显著进展”，所有谈判方就停火协议的基

本问题达成一致。

加沙战火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对冲突

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加沙战后

安排事实上已提上了各方议事日程，且已在艰难

推进中。

巴民族权力机构求变

尽管美西方近年一直试图边缘化巴勒斯坦问

题，但此轮“加长版”和“升级版”巴以冲突，仍令

其不得不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根源性问题这

一基本论断。同时，此轮冲突也反映出诸多变化，

4 月 4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巴勒斯坦艺术家在墙上绘画描述地区现状

新
华
社
发
（
里
泽
克
·
阿
卜
杜
勒
贾
瓦
德
摄
）



31

2024年第8期  ︳总第852期
环球  ︳4月17日出版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统合力，是其中一大关

注点。

2 月 26 日，时任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宣布

其领导的政府辞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日接

受其辞呈并要求该届政府继续履职直至新政府

成立。3 月 14 日，阿巴斯授权其经济顾问穆罕默

德·穆斯塔法组建新政府。3 月 31 日晚，由穆斯

塔法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城

市拉姆安拉宣誓就职。

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

战事背景下对政府进行的调整，如阿什提耶所言，

是基于“加沙地带新的现实情况、民族团结对话和

巴勒斯坦内部达成共识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着眼于在“后加沙冲突时

代”的整个巴勒斯坦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也面

临着难以回避的巨大挑战。

如何扎实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将极大考

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智慧。此轮巴以冲突

陷入某种失控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建

国的权益未能得到应有尊重和切实保障，这使得

巴以之间很难形成较为稳定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

础上走出安全困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流亡阿尔及

利亚期间曾于 1988 年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奥

斯陆进程（巴以 1993 年签署以“土地换和平”为

核心原则的《奥斯陆协议》）开启后，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于 1994 年成立，

但和平进程的长期停滞显然令其有限的基本运转

更为不畅。

2013 年 1 月，阿巴斯将法规、公文和证件中

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称谓改为“巴勒斯坦

国”，但未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可见，以巴解

组织为中心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一直试图在建国问

题上有所作为，而当前的巴以冲突也令其在将巴

建国推向“深水区问题”上重燃希望。

另一方面，如何最大限度整合各派力量并对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进行统一管辖，对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而言仍是漫漫长路。

2007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巴民族

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之后，巴勒

斯坦实际上已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巴民族权力

机构的管辖区域仅限于西岸地区。虽然此后双方

不断达成一些协议或发表一些宣言，但和解迄今

无实质性进展。

观察人士发现，巴民族权力机构此次任命新

总理在人选上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逻辑，即政治身

份弱、对美关系良好和经济领域背景等。哈马斯

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旋即对此

予以谴责，认为这是在“没有达成全国共识的情况

下组建新政府，将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

内塔尼亚胡政府架空“两国方案”

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试图在建国问题上缓步推

进形成鲜明对比，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利

用此轮巴以冲突的契机，大肆架空“两国方案”，不

仅明确排斥巴民族权力机构“后加沙冲突时代”

3 月 20 日，从加沙城逃离的巴勒斯坦人抵达加沙地带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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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地带的存在，甚至扬言要保持对约旦河西

岸的“军事控制”。

2 月 22 日，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安全内阁提

交了加沙地带的战后方案。根据该方案，以军将

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直至摧毁哈马斯

的军事力量；以军将“无限期维持在整个加沙地带

的行动自由，以防止恐怖活动死灰复燃”；除维持

公共秩序所需武装，加沙地带将完全解除武装；加

沙地带的民事管理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将交给

“具有行政经验的当地组织”，而非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这一战后方案遭到巴勒斯坦方面和国

际社会的批评。

自 2007 年以来，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分别

处在法塔赫与哈马斯治下，俨然成为各自为政的

政治实体。巴以矛盾与冲突此后也不断演进为以

色列、西岸和加沙之间“两国三边”的复杂博弈。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法塔赫与哈马斯虽也

进行了一些接触与会谈，但总体效果不彰，哈马斯

不满于此后阿巴斯总统的新总理任命便是例证。

不过，改变正在发生。以色列媒体 4 月 7 日

报道，以军已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队，

目前加沙地带只留下一个旅，此次撤军标志着以

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正式转向“低强度”阶

段，未来以军将更多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打击

哈马斯为首的巴武装人员。

分析人士指出，联合国安理会 3 月 25 日首次

通过明确要求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的决议后，以色

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此外，4 月 1 日以

军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造成包括美

英等多国援助人员死亡，使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

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以军可能不得

不考虑战略收缩，防止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

美国愈发无所适从

尽管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一直处在动态调

整之中，但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

动摇，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仍有着关键性影响

力。面对以色列的咄咄逼人和巴勒斯坦的长期内

耗，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无力感也日益明显，

其对于“后加沙冲突时代”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构

想或许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一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挺以压巴”

基本思路，其对以色列的偏袒早已常态化。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更

加失衡。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美国便在联合

国安理会高调否决推动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

草案，给巴以冲突的解决设置障碍。

不过，美国在“挺以”的同时也不期望看到巴

勒斯坦问题过于失控，这不符合其在中东的整体

利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采取的军事行

动，并将其打扮成“反恐行动”。随着加沙地带的

伤亡数量持续攀升，再加上袭击造成严重的人道

主义灾难，美国似难以继续容忍以色列在加沙的

军事行动。

美国压力之下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似乎依旧故

我，冲突迟迟难有降温迹象。这使得美国不得不

“赤膊上阵”，甚至首度对加沙民众空投食品等物

资。美国还期望巴民族权力机构未来接管加沙，

而这明显与以色列意见相左，双方分歧不断公开

化。美国总统拜登 4 月 4 日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

话时表示，美国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将取决于美

方对以色列保护加沙平民措施的评估。即便如此，

美国仍然在“走钢丝”。

当前美国新一轮总统大选正在预热中，加沙

局势已成为美国选战中的重要议题。新一轮巴以

冲突未能缓和，且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深化，这

实际上已成为拜登的“负资产”，尤其是在面对特

朗普试图实现“王者归来”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不

得不审慎考量巴以冲突对选情的影响。此外，一

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后加沙冲突时代”的美国

由谁来掌舵仍充满变数，但这丝毫改变不了美国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无所适从。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